
难忘的一次午夜呼救

    这是 1956年 5月 26日的午夜，一

辆上钢三厂消防队的吉普车，加足马力，
向周家渡渡口驰去。可是，寂静的渡口无

船、无人，黄浦江枕着渡口的浮动码头睡
着了。

车上，三位身上还在冒烟的被 1300

摄氏度的钢水烧伤的工友，无力地挣扎在

死亡边缘。司机想通过这里的轮渡直奔瑞
金医院。那时，浦东到浦西的唯一通道是

“市轮渡”，午夜之后，每一班要隔一小时。
此刻，渡船静静靠泊在对岸“渡口”。

“救命啊！救命啊！”“快来啊！快来

啊！”护送的工友与司机一起下车，站在
渡口的码头上，向着对岸吼叫，是声嘶力

竭的吼叫。那时候，没有手机，渡口也没
有电话。

钢铁工人的生命呐喊，似雷霆击断
对岸的缆绳，似刀斧劈碎江潮的睡梦。对

岸终于被唤醒。吉普愤怒地冲上渡船，冲
出对岸的渡口，奔进瑞金医院急诊室的

时候，已快凌晨两点，钢人邱财康奇迹般

地被救活了，其他两位兄弟的生命被无

情的死神夺走。
这位“钢人”是幸运的。而两位不幸

遇难的弟兄，始终埋在他心上。他与工友
们的情义是“百炼”凝结的钢铁般牢不可

破的“生命共同体”。
我为编撰一本浦东的纪念文选，拜

访了这位仰慕已久的“钢铁英雄”。听罢

他的讲述，恨不能在渡口生一根可以拉
动对岸的长长缆绳，一根力大无比的缆

绳，两岸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拉动一
下，对岸便可以神速移动过来，两岸合

辄，无缝连接，那多好啊！多少危急的生
命可以再也不被过江的时间耽误。

理想总是首先以“童话”的形式呈
现。而今，浦东开发开放 30年来，黄浦江

上下，有多少大桥、隧道应运而生。过一
个江，只要几分钟，要是邱财康的两位兄

弟在今天，也许还可以活着。通畅、时间
与速度都是一种生命力。那些上天入地

的大桥、隧道，不仅仅是便于人们出行的
便捷交通线，更是我们市民的生命线。

周家渡渡口声嘶力竭呼救的夜晚，
再也不会有了。

站立的一条条金融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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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非常熟悉
的地方，却一时无从辨
认。站在“塘桥滨江”的亲
水平台上，背朝江流，环顾
左右。可以目及的岸线，满
满的记忆，由衷的感慨……

曾经的一长条“黑屏”

    “塘桥滨江”就在浦东塘桥路

的江边。这里原来是上海滩的“黑
非洲”，称“上港七区”，华东地区最

大的煤炭集散中心。上海本地不出
煤，全靠“北煤南运”。作为煤炭装

卸专业码头，这里一手接过“北
煤”，转身一手“南运”。过去城市发

电都用煤，“不夜城的光源”，是当

时媒体给予煤港的美誉。
我在 1968年进港当煤炭装卸

工，说来也有半个世纪了。岁月如
流留不住。波推浪涌，往事渐渐浮

现水面。上港七区岸线很长，南起
南码头，北到杨家渡。整个港区中

间夹了两条马路，自然把码头切分
为“南栈”、“中栈”与“北栈”三个区

域。南栈与中栈之间有一条“西高
泥墩路”，一听路名便知是一条烂

泥堆起来的小路；还有一条“塘桥
路”夹在中栈与北栈之间。三个区

域形成江岸三足鼎立，支撑一个

“黑区域”。
准确地讲，这里的环境还不

及。遍地煤山煤海，风一吹，煤灰在
头顶飞扬，看上去天是黑的，沿岸

的江水漂浮一层煤灰，水也是黑
的。走一圈，一身黑，捋个脸，一手

灰。装卸工个个墨赤黑。每天上班必
须换工作服，而且必须是从里到外

彻底换。装卸工的更衣楼在北栈，而

浴室在中栈。北栈门口紧贴塘桥渡
口。下班赶去洗澡的工友，个个怀抱

一个装满干净衣裳的大布袋，走出
北栈大门，穿越塘桥路，再到中栈。

每到这个时候。渡口就有一群“墨赤
黑的人”迁徙的景观，许多轮渡乘客

都会驻足让路。也因此，常有措手不
及的意外遭遇。

8队青工小赵，穿越塘桥路去
洗澡的途中，巧遇女朋友的母亲正

从渡口出来，四目相对，各自大吃
一惊。母亲回家怒不可遏，责令女

儿立即与小赵了断，说小赵是个
“骗子”。女儿当夜冲到小赵家“兴

师问罪”。这位母亲以前只知道准
女婿是在“中央直属企业工作”，想

必是在“山青水绿”的地方，坐坐
“写字间”，现在看到这副“墨赤黑”

的“卖相”，她断定小赵是“拾垃圾”
的。这是个“冤案”。

上海港过去直属中央交通部，
就像铁路局直属铁道部。上港七区

北栈正门的招牌上，清清楚楚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上海港第七

装卸区”一行大字，小赵称其为“中央

直属企业”，未尝不可。问题在于他
没有、当然也不敢跟女朋友说清“工

种”。这件事的结局可想而知。
这样的窘境，自然是港区所处

的地理位置带来的不安与沮丧；此

外还有煤炭货种特殊性带来的艰
辛。每逢雨天，上海港其他装卸区

一律停工休息，唯有这个港口，风

雨无阻。个别调皮的青工把“上港
七区倒煤吃灰”，谐称为“上当、吃

屈、倒霉、吃亏”。工间休息的时候，
这样的幽默会引得工友们哈哈大

笑。不完全是自嘲与遗憾，也隐含
矜持与自得其乐。

海港是没有屋顶的工厂，我们

青工们在这里接受洗礼，燃烧炽热
的职业情感：“为社会主义事业献

出我们的光和热”。一个令人豪迈
的使命，鼓舞无数“韩小强”坚守海

港，在风雨中成长。我不能忘记，为
海港事业付出代价的一个编外“人

群”，那就是港区周边的居民。他们
即便门窗关得再紧，也是屋里“无

风一层黑，有风灰一堆”。平时他们
也穿“防护服”，偶尔有访客再换

“清装”。不少女朋友首次上门，一
顿饭后就“黑”了脸，十有八九告

吹。我还清楚记得，刮西北风的时
候，不少居民拿着发黑的床单到港

区门口诉苦，讨公道，要求索赔。
“黑长屏”终于动迁了。浦东开发

开放推进了城市建设，上海港各个装
卸区先后撤出黄浦江。煤炭码头也迁

到了远方。由于城市发电改用油料等
原因，现在的煤炭堆场缩变为“迷

你”，自动化吸煤机的使用，装卸工变
成了司机。“墨赤黑的人”的形象只能

进入上海港历史博物馆。
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工作需

要调离海港，正是浦东开发建设大

潮初涨。至今三十年过去了，也真是
“弹指一挥间”。就在这“一挥间”，我

的记忆由“黑屏”转换成“彩屏”，江
岸的“黑长屏”，变为葱翠的“新绿
洲”。姹紫嫣红的花树之间，

灰黑色的自行车骑行道轻轻

延伸，与此并行的是，紫红色
的步行道雅致幽静。这两条

道好像都是塑胶质地，厚实
又松软，无论是骑行还是步

行，都是那样舒坦、轻快。浦
东开发开放三十年铺设的生

活之路，就是这样多彩、惬意

与美妙。
那些曾经“诉苦”、“讨

公道”的居民们部分已动
迁，还有相当部分已经“把

根留住”。今天，这里家家都
变成令人羡慕的江岸“景观

房”，怎么也不舍得搬离。不
幸者变成幸运者，改革开放

不仅改变了市容、交通等社
会环境，最重要的是，改变

了人们的命运，让劳动着与
生活着的每个人都有了更

多的尊严。

■ 沪剧表演艺术家邵滨孙、石筱英在港区

Morning 陆家嘴

    “塘桥滨江”的北岸可以延伸到原

来的陆家嘴渡口，只是，那里已经被陆
家嘴隧道替代。来自五湖四海的资金

流、金融潮正在向这里汇合。一座辉煌
的金融城，耸立在金色的陆家嘴江岸。

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里，集聚着世
界各国上千个金融机构。每座楼都是一

条站立的“金融街”。我穿梭其中连续 10

天，为了制作一部展现现代化“金融城”
的微电影。那是 2013年的春天。

编导决定拍摄一位外国金融从业

者在陆家嘴的一天。那一天上午 8点就
要开机，可塞尔维亚的演员皮特个子

高，身臂特别长，必须要给他“量身定

制”一套黑色西装。怎么来得及呢？我让

剧务小张去落实，要求定做一套西装，

第二天一早交货，工钱可以出原价一
倍。12点钟接到剧务电话，定制西装已

落实。世上竟有这等巧事，这家服装店
老板娘，过去住在陆家嘴渡口附近的

“烂泥渡路”上，浦东开发以后被“动
迁”，居住条件大为改善。尽管已离开二

十来年，她依然对陆家嘴一往情深。她

听说是要拍向世界宣传陆家嘴的片子，

马上答应帮忙。“不为钱，为的是让世界
看一看陆家嘴的巨大变迁”。靠她一个

人是完不成任务的，她立刻打电话把几
位做西装的朋友一道叫来。几个制作好

手放弃睡眠，通宵工作，终于在第二天一

早 6点钟，把为皮特定制的西装准时送到
陆家嘴。细心的老板娘还同时定做一件白

衬衫，与西装配套穿。
陆家嘴江岸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

方。而浦东开发开放，也是以造福于民

的事实“开发”了市民对本土的挚爱。烂
泥渡路在 30年多前破败、灰暗，而在原

来这条路上拔地而起的金茂大厦与银

城路却是现代明亮的。为改善居民住房
条件，从浦城路以东到浦东南路，拆除

东昌路沿街两侧商店与民房，建高层与
多层住宅和商店，道路也从原宽 14.5～

20米拓宽到 24米。先后填平杨家沟、西
小石桥、高邮浜、陆家渡浜等河流。改建

和拓宽陆家渡路、田度路、东昌路、东宁

路、陆家嘴路、浦东南路和泰东路等，改
造境内所有弹街路有 19027 平方米。

2000户居民使用液化气。拆除西小石
桥、吴家弄、朱家宅等。兴建了长航、长

田、桃园、东昌、东园等新村住宅。一些
高层建筑也先后拔地而起。经济腾飞与
老百姓的居住改善双管齐下。在去年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陆家嘴之夜”
晚会上，我用一首 RAP《亲亲我的陆家

嘴》，拥抱这片金色的江岸。

站在塘桥滨江的亲水平台，想起过去
在上港七区工作时向北远望，可以看到的

最高建筑是 26米的东昌消防瞭望塔。今
天，巨型超高地标性摩天大楼“上海中心”

映入眼帘，其高度为 632米。在“塘桥滨
江”的亲水平台上，向东可见新塘桥路上

耸立的“中远海运”大厦，其造型就像一
艘巨轮。浦东就是一艘航船，驰行三十

年，穿越了近百年建设发展的航程。

“江流滚滚，千层破浪，百折不回，奔
向前方。无论遇到多少礁丛，总是向着太

阳。无论流到什么地方，总是不改方向，

永远朝着太阳。”这是我写的歌，离开海

港的时候与人合作的《江流与太阳》。这
也是一直在我心中流淌的江岸之歌。

 （本版摄影：姚建成、张龙、孙中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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